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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入
住
台
北
的
W
飯
店
，
晚
上
與
十

多
名
朋
友
到
頂
樓
的
酒
吧
飲
酒
聊
天
。
離

開
時
，
一
位
女
服
務
員
問
我
：
﹁
是
否
忘

了
帶
外
套
？
你
到
來
之
時
穿
㠥
外
套
的
。
﹂

我
有
點
受
寵
若
驚
，
告
訴
她
衣
服
放
到
手

袋
去
了
。
這
時
一
位
友
人
到
櫃
㟜
簽
單
結
賬
，

卻
忘
記
房
號
，
正
忙
亂
地
從
大
手
袋
內
找
房
卡

時
，
這
位
服
務
員
見
狀
，
竟
即
時
告
訴
她
房

號
。
我
們
對
這
位
酒
吧
服
務
員
的
細
心
及
服
務

態
度
都
大
為
讚
賞
，
留
下
良
好
印
象
。

記
得
多
年
前
到
江
門
的
一
家
港
資
酒
店
作
兩

天
的
會
議
，
首
天
開
會
前
我
向
一
位
女
侍
應
要

了
一
杯
咖
啡
，
以
能
提
起
精
神
專
注
會
議
。
第

二
天
早
上
，
我
在
酒
店
大
堂
與
客
人
見
面
，
開

始
另
一
個
會
議
。
坐
下
不
久
，
昨
天
的
那
一
位

侍
應
給
我
送
上
一
杯
咖
啡
，
說
：
﹁
余
小
姐
，

我
知
道
你
喜
歡
喝
咖
啡
，
特
別
為
你
準
備
。
﹂

對
她
的
服
務
，
我
實
在
感
到
意
外
，
更
感
窩

心
，
好
多
年
了
，
仍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甚
麼
是
好
服
務
？
一
位
機
艙
服
務
員
對
我

說
，
必
須
要
留
意
乘
客
的
身
體
語
言
，
若
在
機

艙
內
看
到
一
位
乘
客
雙
手
交
叉
摟
㠥
身
體
，
會

主
動
問
對
方
：
﹁
是
否
覺
得
冷
？
﹂
如
果
對
方

稱
是
，
除
送
上
毛
氈
外
，
還
同
時
帶
來
一
杯
熱

水
，
讓
對
方
暖
在
心
頭
！

我
搬
家
不
久
，
夜
班
的
管
理
員
沒
多
天
已
知

道
我
家
姓
氏
，
每
次
出
入
，
總
是
笑
臉
迎
人
，

點
頭
招
呼
，
主
動
開
門
，
像
家
人
般
親
切
。
還

有
那
負
責
清
潔
的
嬸
嬸
，
從
不
吝
嗇
笑
容
，
總

是
熱
情
招
呼
，
有
粗
活
找
她
幫
忙
，
像
旋
風
般
便
辦
妥

了
！做

服
務
性
行
業
，
要
做
到
顧
客
稱
心
滿
意
的
，
實
在
極

為
困
難
，
尤
其
是
顧
客
眾
多
的
行
業
。
看
上
述
的
例
子
除

了
勤
力
、
耐
力
、
記
憶
力
，
還
要
用
心
及
眼
睛
來
工
作
，

不
論
職
位
、
級
別
，
都
抱
㠥
敬
業
樂
業
的
精
神
。
我
相
信

從
事
服
務
業
的
人
，
大
多
知
道
這
道
理
，
問
題
在
於
是
否

願
意
去
付
出
多
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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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服務，如何令客人窩心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近
年
常
有
文
化
教
育
界
前
輩
和
讀
者
垂

詢
，
問
潘
國
森
於
商
榷
何
文
匯
教
授
宣
講
那

套
廣
府
話
讀
音
一
事
，
有
些
甚
麼
新
發
展
。

二
零
一
一
年
底
有
重
大
突
破
，
寫
了
︽
評

劉
殿
爵
︿
論
粵
語
﹁
時
間
﹂
一
詞
的
讀

音
﹀︾，
在
第
十
六
屆
粵
方
言
國
際
研
討
會
宣
講
。

拙
文
連
同
後
續
的
﹁
田
野
調
查
﹂
︵
英
語

fieldresearch

，
原
該
譯
作
﹁
實
地
調
查
﹂，
為
免
行

家
和
讀
者
看
不
懂
，
唯
有
從
俗
︶，
足
可
以
證
明
劉

教
授
認
為
﹁
時
間
﹂
當
讀
﹁
時
艱
﹂
之
說
有
誤
。

劉
氏
發
其
端
、
何
氏
繼
其
緒
，
他
們
錯
教
學
生
三

十
年
！

潘
國
森
小
子
敢
下
此
結
論
，
倒
不
是
自
認
學
問

勝
過
兩
位
教
授
。
只
是
整
理
時
賢
高
論
，
再
補
充

材
料
，
就
有
如
足
球
場
上
面
對
空
門
，
順
腳
一
伸

送
球
入
網
而
已
。

間
字
多
音
多
義
，
時
間
讀
﹁
時
諫
﹂、
空
間
讀

﹁
空
艱
﹂，
本
無
衝
突
。
我
們
粵
言
文
化
傳
播
協
會

學
術
顧
問
王
亭
之
老
師
︵
即
談
錫
永
教
授
︶
早
在

八
十
年
代
初
已
指
出
，
﹁
時
間
﹂
解
作
﹁
時
的
迭

代
﹂，
並
非
﹁
時
的
間
︵
艱
︶
隙
﹂，
故
不
應
讀
作

﹁
時
艱
﹂。
亭
老
此
說
六
通
四
辟
，
信
而
有
徵
。
只

是
潘
小
子
寫
文
章
向
來
膽
小
，
自
己
既
未
清
楚
明

白
，
老
師
講
過
亦
不
敢
隨
便
引
述
。
二
十
一
世
紀

才
開
始
學
點
訓
詁
，
現
在
算
是
初
窺
門
徑
，
懂
了

才
好
複
述
。

論
文
初
稿
寫
好
之
後
，
又
請
暨
南
大
學
王
彥
坤
教
授
指

導
。
王
老
師
是
有
求
必
應
的
﹁
黃
大
仙
﹂，
這
文
章
跟
﹁
國
森

君
﹂︵
此
稱
呼
為
王
老
師
專
用
︶
的
課
業
學
習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
老
師
仍
在
百
忙
中
撥
冗
指
正
。
老
師
說
文
章
的
主
要
觀

點
基
本
正
確
，
但
寫
得
太
繁
瑣
而
欠
提
煉
。
此
事
學
生
有
苦

衷
，
為
免
日
後
被
人
冤
枉
斷
章
取
義
，
便
要
對
︽
劉
文
︾
逐

點
攻
破
，
不
可
稍
有
遺
漏
。
初
稿
寫
了
二
萬
餘
字
，
現
已
改

成
少
於
八
千
字
，
那
是
後
話
。
老
師
還
訓
示
要
抓
緊
兩
個
重

點
。
一
是
﹁
時
間
﹂
是
否
曾
普
遍
讀
﹁
時
艱
﹂︵
劉
教
授
一
家

之
言
力
主
此
說
︶
？
二
是
﹁
時
間
﹂
的
﹁
間
﹂
從
音
義
相
應

的
原
則
看
，
究
竟
宜
讀
何
音
？

第
二
問
有
亭
老
與
林
雅
倫
先
生
等
前
輩
的
論
證
，
再
加
小

生
從
物
理
學
、
翻
譯
等
多
角
度
的
補
充
，
當
可
作
定
論
。
第

一
問
則
要
審
慎
，
原
本
亭
老
也
是
人
證
，
可
是
老
人
家
是

﹁
七
十
︵
歲
︶
後
﹂，
劉
教
授
若
仍
健
在
則
是
﹁
九
十
後
﹂，
故

亭
老
亦
只
對
劉
說
存
疑
。
又
請
教
過
前
輩
容
若
先
生
，
容
老

師
亦
說
其
祖
父
輩
都
讀
﹁
時
諫
﹂，
但
同
是
﹁
七
十
後
﹂，
便

嫌
他
太
﹁
年
輕
﹂。

要
請
碩
德
耆
宿
做
證
，
便
找
香
港
作
家
協
會
黃
主
席
仲
鳴

教
授
幫
忙
。
黃
總
想
了
一
會
，
問
：
﹁
方
寬
烈
可
否
？
﹂
對

曰
：
﹁
方
詩
人
尊
庚
？
﹂
黃
總
曰
：
﹁
總
有
八
十
幾
。
﹂
方

詩
人
是
亭
老
的
詩
友
，
長
年
隔
㠥
太
平
洋
詩
詞
唱
酬
。
對

曰
：
﹁
還
嫌
年
輕
了
些
！
九
十
幾
的
有
沒
有
？
﹂
黃
總
曰
：

﹁
想
想
看
。
﹂

一
日
黃
總
來
電
，
道
：
﹁
森
仔
，
你
走
運
了
。
李
育
中
教

授
已
占
勿
藥
，
可
以
會
客
。
李
老
師
已
逾
百
齡
，
比
你
要
的

九
十
幾
還
長
幾
歲
。
不
過
，
萬
一
他
也
讀
﹃
時
艱
﹄，
你
的
文

章
就
要
改
寫
。
﹂
對
曰
：
﹁
那
可
能
要
自
焚
了
！
﹂

欲
知
後
事
如
何
？
請
看
下
周
分
解
！

︵
時
間
讀
音
百
年
未
變
．
二
之
一
︶

時「艱」教學卅年錯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廣
東
攝
影
名
家
沙
飛
，
今
年
是
他
的
百

年
冥
壽
。
廣
東
美
術
館
和
嶺
南
畫
院
為
他

舉
行
了
一
個
百
年
影
展
，
並
在
多
地
巡
迴

展
出
。

沙
飛
這
個
名
字
，
現
在
的
中
青
年
人
大

多
不
知
道
。
但
他
的
著
名
攝
影
作
品
，
記
錄
了
一

段
段
的
重
要
歷
史
。
他
是
上
世
紀
三
四
十
年
代
的

攝
影
名
家
，
曾
拍
攝
了
多
幅
魯
迅
的
生
活
照
片
以

至
魯
迅
的
遺
容
和
喪
禮
而
著
名
。
抗
戰
前
他
在
上

海
拍
了
不
少
街
頭
巷
尾
底
層
人
民
的
生
活
照
片
以

及
抗
戰
初
期
的
戰
場
情
景
也
為
世
所
知
，
被
譽
為

中
國
新
聞
攝
影
事
業
的
創
始
人
之
一
。

他
拍
攝
的
中
國
元
帥
聶
榮
臻
、
賀
龍
以
及
蕭

克
、
呂
正
操
、
楊
成
武
、
朱
良
才
等
將
軍
的
英

姿
，
俱
為
傳
世
之
作
。
他
拍
攝
的
聶
榮
臻
將
軍
與

日
本
小
女
孩
美
穗
子
的
故
事
和
照
片
，
膾
炙
人

口
。
他
拍
攝
的
白
求
恩
大
夫
做
手
術
的
照
片
，
曾

因
學
習
白
求
恩
的
事
蹟
而
家
喻
戶
曉
。
他
留
下
不
多
的
照
片

都
是
重
要
的
歷
史
見
證
，
是
紀
錄
中
國
人
民
苦
難
日
子
的
篇

章
！這

種
勇
敢
而
有
藝
術
天
才
的
攝
影
家
，
只
活
了
三
十
八

歲
。
他
不
是
病
死
的
，
而
是
被
自
己
人
判
處
死
刑
而
槍
決

的
。如

果
是
在
那
個
荒
唐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時
代
，
有
多

少
天
才
和
名
家
都
死
於
非
命
，
那
是
一
個
時
代
的
悲
劇
，
不

足
為
怪
。
但
是
他
卻
是
在
解
放
後
不
久
，
因
病
住
院
，
在
神

經
錯
亂
中
誤
殺
為
他
治
病
的
日
籍
醫
生
津
澤
勝
，
被
華
北
軍

區
政
治
部
判
處
死
刑
。
死
時
才
三
十
八
歲
。

我
不
知
道
當
年
的
判
處
為
甚
麼
這
麼
嚴
厲
。
那
時
候
也
許

還
沒
有
﹁
判
處
死
刑
，
緩
期
二
年
執
行
﹂
的
法
例
。
為
甚
麼

這
麼
快
便
要
把
一
位
才
華
橫
溢
、
對
革
命
有
功
的
人
殺
掉
？

雖
然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胡
耀
邦
親
自
過
問
此
案
。
一
九
八
六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撤
銷
原
判
決
，
予
以
平
反
，
恢
復
軍
籍
和
黨

籍
。
但
人
死
不
能
復
生
，
再
看
︽
沙
飛
紀
念
集
︾，
不
禁
掩

卷
三
嘆
。

我
知
道
許
多
國
家
廢
除
死
刑
的
原
因
，
我
也
贊
成
我
國
判

處
罪
犯
死
刑
要
得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批
准
的
決
定
，
畢
竟
人
死

不
能
復
生
的
啊
！

沙飛百年冥壽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英
國
作
家
白
朗
蒂
︵C

harlotte
B
ronte

︶

著
名
小
說
︽
簡
愛
︾︵Jane

E
yre

︶，
自
一
八

四
七
年
首
次
出
版
後
，
過
去
百
多
年
來
，
曾

被
改
編
成
電
影
和
電
視
劇
超
過
三
十
套
，
包

括
有
玉
婆
伊
莉
莎
白
泰
萊
演
出
的
一
九
四
四

年
版
︽
簡
愛
︾
；
當
年
十
二
歲
的
她
，
在
片
中
扮

演
簡
愛
童
年
好
友
。

︽
簡
愛
︾
是
有
史
以
來
被
改
編
得
最
多
的
小

說
，
去
年
又
有
新
版
本
電
影
上
映
，
好
評
如
潮
。

好
的
作
品
，
無
論
是
小
說
抑
或
電
影
，
不
怕
﹁
貨

比
貨
﹂，
更
不
怕
﹁
食
過
翻
尋
味
﹂。
新
版
本
若
青

出
於
藍
，
何
妨
拍
完
又
拍
？

據
說
，
中
國
最
多
版
本
的
戲
曲
電
影
是
︽
紅
樓

夢
︾。
可
惜
，
一
九
六
二
年
由
徐
玉
蘭
和
王
文
娟
主

演
的
上
海
越
劇
︽
紅
樓
夢
︾
成
了
絕
響
，
後
來
者

都
沒
法
超
越
了
。

改
編
小
說
的
技
巧
，
應
該
配
合
新
時
代
觀
眾
口

味
和
先
進
電
影
科
技
。
去
年
上
映
的
新
版
本
︽
簡
愛
︾，
破
天

荒
地
有
床
上
戲
；
其
中
一
幕
是
簡
愛
與
男
主
人
在
閣
樓
交

歡
。
忠
於
︽
簡
愛
︾
原
著
的
傳
統
粉
絲
，
一
定
會
對
此
不

滿
。
有
影
評
還
認
為
，
床
上
戲
將
︽
簡
愛
︾
的
經
典
文
學
地

位
﹁
貶
低
﹂
了
。

舊
版
本
的
電
影
，
均
從
簡
愛
的
悲
慘
童
年
說
起
，
是
傳
統

的
敘
事
方
式
。
但
新
版
本
打
破
慣
例
，
故
事
由
簡
愛
成
年
說

起
，
童
年
僅
是
中
間
加
插
的
短
短
回
憶
。
相
信
︽
簡
愛
︾
的

傳
統
粉
絲
，
未
必
接
受
如
此
改
編
手
法
；
他
們
可
能
認
為
新

版
本
是
﹁
騙
局
﹂。
童
年
的
簡
愛
是
飄
零
燕
，
受
盡
折
磨
，
最

惹
觀
眾
熱
淚
。

新
版
本
運
用
了
許
多
顏
色
技
巧
。
例
如
，
為
了
配
合
故
事

背
景
英
國
約
克
郡
的
陰
暗
天
氣
，
影
片
色
彩
大
部
分
採
用
暗

褐
色
和
灰
色
；
傳
統
粉
絲
更
加
看
不
入
眼
。

雖
然
新
版
︽
簡
愛
︾
未
盡
人
意
，
到
底
還
是
好
評
不
絕
。

正
如
改
編
︽
傲
慢
與
偏
見
︾
的
電
影
，
拍
完
又
拍
，
一
部
勝

過
一
部
。

當
然
也
有
新
不
如
舊
的
。
正
如
張
藝
謀
的
︽
金
陵
十
三
釵
︾

和
︽
滿
城
盡
帶
黃
金
甲
︾，
令
人
慘
不
忍
睹
。
我
懷
念
他
的

︽
菊
豆
︾
和
︽
大
紅
燈
籠
高
高
掛
︾，
一
切
俱
往
矣
。

簡 愛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龍
年
立
春
已
過
，
天
氣

乍
暖
還
寒
，
身
體
極
易

﹁
中
招
﹂
㠥
涼
，
抵
抗
力

稍
弱
者
患
上
流
感
，
手
尾

多
。
金
融
市
場
好
淡
消
息

紛
傳
，
而
投
資
者
對
消
息
正
負

面
反
應
也
不
一
。
因
而
，
市
場

震
盪
，
風
起
雲
湧
。
大
戶
具
智

慧
與
經
驗
，
技
術
勝
人
一
籌
，

進
退
拿
捏
較
划
算
；
一
般
散
戶

E
Q

跟IQ

都
稍
低
，
在
風
雨
飄

搖
市
場
中
，
被
舞
高
弄
低
的
大

鱷
如
大
海
中
小
魚
被
吞
沒
。
慘

哉
！
當
然
，
也
有
行
運
者
，
跟

㠥
大
戶
買
入
賣
出
從
中
獲
利
走

短
線
，
或
者
可
得
利
，
惟
僅
微

利
而
已
。

習
近
平
訪
美
施
展
親
善
外

交
，
廣
受
歡
迎
。
箇
中
原
因
不
排
除
看
在

中
國
實
力
雄
厚
份
上
。
溫
家
寶
總
理
揚
言

中
國
會
加
強
歐
債
投
入
，
彰
顯
有
實
力
中

國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有
龐
大
話
語
權
，
另
方

面
有
中
國
積
極
扶
助
，
歐
洲
危
機
有
望
解

決
。
金
融
市
場
參
與
者
，
尤
其
是
﹁
大
孖

沙
﹂
敏
感
程
度
最
尖
銳
，
對
中
國
領
導
人

此
番
一
言
一
行
解
讀
為
利
好
消
息
，
旋
即

以
行
動
用
鈔
票
入
市
，
買
股
票
。
香
港
毗

鄰
內
地
，
是
中
國
一
部
分
，
﹁
一
國
兩
制
﹂

下
，
香
港
資
本
主
義
法
治
制
度
令
各
地
投

資
者
有
信
心
。
上
周
香
港
股
市
應
聲
彈

起
，
破
牛
熊
線
，
㞫
生
指
數
直
衝
二
萬
一

千
點
。
執
筆
之
時
，
有
回
套
，
但
市
底
堅

挺
，
信
心
堅
實
。
股
市
跟
樓
市
走
勢
素
來

相
互
牽
制
影
響
，
上
周
又
見
樓
市
出
現
小

陽
春
，
又
見
炒
家
蒲
頭
了
。
香
港
兩
大
房

地
產
中
介
頭
目
不
斷
在
媒
體
﹁
吹
水
﹂
也

好
，
似
專
業
分
析
也
好
，
總
而
言
之
，
好

友
一
族
也
跟
風
﹁
唱
好
﹂。
香
港
確
是
如
此

奇
妙
世
界
，
事
實
上
，
搵
食
冒
險
天
堂
可

真
要
﹁
轉
數
﹂
轉
得
快
，
若
然
﹁
死
牛
一

面
頸
﹂
不
懂
走
位
的
話
，
無
㠥
數
。
不

過
，
事
實
上
，
全
球
經
濟
包
括
香
港
與
內

地
，
近
期
出
口
入
口
數
據
都
差
，
甚
至
就

算
有
﹁
單
﹂
也
怕
貨
到
無
錢
收
。
近
期
香

港
出
口
保
險
當
局
為
賠
錢
傷
腦
筋
。

奇妙世界
思　旋

思旋
天地

對
於
中
國
網
民
來
說
，
這
兩
個
星
期
是
﹁
真
心
的
﹂︵
網

絡
潮
語
，
意
﹁
真
的
、
確
實
﹂︶
忙
，
忙
㠥
接
收
各
種
突
發

事
件
，
忙
㠥
分
辨
各
種
謠
言
。

先
是
﹁
人
造
韓
寒
﹂
事
件
繼
續
有
㠥
新
進
展
：
被
指
早

期
文
章
為
捉
刀
代
筆
的
韓
寒
正
式
起
訴
了
打
假
名
家
方
舟

子
，
且
一
訴
不
行
，
還
換
地
再
訴
。
這
場
從
節
前
即
開
打
的
跨

年
大
架
讓
網
民
們
結
結
實
實
從
兔
年
興
奮
到
了
龍
年
，
春
節
那

幾
天
，
除
了
春
晚
，
就
看
它
了
。
而
在
這
罵
來
罵
去
的
口
水
戰

中
，
網
民
們
津
津
樂
道
㠥—

—

誰
真
？
誰
假
？

然
後
就
是
重
慶
市
副
市
長
王
立
軍
的
﹁
休
假
式
治
療
﹂。
二
月

八
日
，
新
華
網
發
佈
消
息
，
稱
﹁
王
立
軍
副
市
長
因
長
期
超
負

荷
工
作
，
精
神
高
度
緊
張
，
身
體
嚴
重
不
適
，
經
同
意
，
現
正

在
接
受
休
假
式
的
治
療
。
﹂
次
日
，
新
華
社
再
度
發
佈
消
息
，

確
認
﹁
王
立
軍
曾
於
二
月
六
日
進
入
美
國
駐
成
都
總
領
事
館
，

滯
留
一
天
後
離
開
。
有
關
部
門
正
對
此
進
行
調
查
。
﹂
消
息
一

出
，
網
民
的
腎
上
腺
激
素
大
爆
發
，
﹁
王
立
軍
﹂
立
時
成
為
新

浪
微
博
搜
索
的
第
一
名
，
﹁
休
假
式
治
療
﹂
亦
成
為
最
新
流
行

語
。
由
於
牽
扯
敏
感
的
政
治
問
題
，
官
方
再
無
更
多
消
息
，
於

是
各
大
境
外
媒
體
及
時
政
網
站
成
為
網
民
撲
向
的
第
一
目
標
。

當
設
法
翻
過
防
火
牆
之
後
，
各
種
版
本
的
﹁
內
幕
消
息
﹂
悄
悄
而
廣
泛
地
在

內
地
微
博
及
電
子
郵
件
間
流
傳
。

而
讓
網
民
們
沒
有
料
到
的
是
，
就
在
王
立
軍
這
個
爆
炸
性
事
件
還
沒
消
化

的
時
候
，
網
上
突
然
間
又
傳
出
了
更
加
駭
人
聽
聞
的
驚
天
消
息
：
二
月
十
日

深
夜
，
新
浪
微
博
上
忽
然
瘋
傳
朝
鮮
兵
變
，
新
任
領
袖
金
正
恩
被
﹁
槍
殺
﹂。

對
於
這
則
消
息
，
網
民
們
再
也H

O
L
D

不
住
了
，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頻
頻
刷
微

博
至
天
明
，
其
中
能
力
強
的
還
翻
牆
去
刷B

B
C

及C
N
N

。
直
至
次
日
，
中
國

網
民
的
這
場
內
心
澎
湃
終
於
驚
動
了
境
外
媒
體
及
大
洋
那
邊
的
中
情
局
，
而

事
後
被
證
明
這
是
一
場
﹁
首
先
誕
生
於
新
浪
微
博
﹂
的
網
絡
謠
言
。

說
到
這
裡
，
小
狸
忽
然
發
現
，
這
三
件
讓
網
民
極
度
興
奮
的
事
件
中
，
或

多
或
少
或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都
與
﹁
謠

言
﹂
二
字
沾
了
邊
：
韓
方
之
爭
中
，

定
有
一
方
造
了
謠
；
王
立
軍
事
件

中
，
定
有
一
些
傳
聞
實
屬
猜
測
；
至

於
金
正
恩
，
有
個
網
民
說
得
好
：
由

於
朝
鮮
不
通
互
聯
網
，
所
以
現
在
金

正
恩
還
不
知
道
自
己
﹁
死
﹂
了
。

如
此
也
牽
扯
出
一
個
如
何
應
對
如

今
愈
來
愈
氾
濫
的
網
絡
謠
言
問
題
，

因
為
互
聯
網
下
的
謠
言
，
分
分
鐘
就

變
成
網
絡
暴
力
。
而
小
狸
覺
得
，

﹁
謠
言
止
於
﹃
智
﹄
者
﹂、
﹁
謠
言
止

於
﹃
治
﹄
者
﹂，
前
者
需
要
一
群
更
加

心
態
成
熟
公
民
責
任
明
確
的
網
民
，

後
者
則
需
要
一
個
更
加
透
明
及
時
回

應
的
政
府
。

網民很忙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風吹麥浪。雪落窗欞。水滴青磚。
夜深人靜，因為莫名的焦灼和不安，無法入眠

的我，習慣地收聽電台的夜談節目。這一期的聊
天主題，主持人給出的標籤是，你最喜歡聽到的
聲音。聽眾們紛紛反饋，有人喜歡風吹樹葉的沙
沙聲，有人喜歡嬰兒咯咯咯的笑聲，還有人喜歡
母親站在院子裡喊他回家吃飯的聲腔餘音。總而
言之，大家難以忘懷的都是可以歸為之天籟之音
的。我也在記憶的時空裡努力尋覓我最喜歡的音
符。
小時候，炎熱的夏日，一陣涼爽的清風吹過，

還沒有抽穗的麥子齊齊地隨風起伏，那一刻正好
路過的我，內心的感受可以說是心曠神怡，而肌
膚的每一個細胞也迎風含笑。由此我還想起了有
一部韓國電影。女主角的職業十二分地令我神
往。她是一個電台的錄音師。有一天，她背㠥錄
音設備，站在廣袤的麥田中央。我相信那一刻她
的靈魂裡一定充盈了叫做幸福感的分子。
我一直以為，落雪無聲。但是，這個美麗明慧

的女子，卻跋涉到一個山間小寺，她等了好幾
天，好幾夜，終於等來了雪。雪花在她的錄音盤
裡閃出輕盈的舞步。比小天鵝的羽毛還要輕盈三
分的舞步，心氣浮躁的人是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
它聲音的重量的。
第二天，雪停了。有雨。雨水從屋簷滴落，一

滴一滴地，像是大自然的心跳。天長日久，廊下
的一塊青磚居然被水滴出了一個深坑。
仔細想來，自從我離開小橋流水的南方，來到古

道西風的北方，安家在一個鬧市的十字路口，住的
又是樓房，加上北方乾燥少雨，潺潺的雨聲竟然是

金貴的稀罕物，偶然來一下，驚喜交加的我定然會
放下手中的活計，呆在窗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氣裡
濕潤的氣息。兒時常常枕㠥雨聲入睡的南方小女
子，竟會為了一點難得的雨聲，在空曠的北方的某
個角落裡發呆失眠。心情甚至可以用失魂落魄來形
容。只是一點潺潺的雨聲，居然就能把我多年堅強
架構起來的神經防衛裝置衝垮。
最近幾個月，每到凌晨時分，我會突然驚醒，

而往日正是我睡眠最深的時候。我在睡夢中彷彿
聽到80歲的老母親在喊我的乳名，一聲一聲的。
我電話打回老家去，總是父親在接，都說母親很
好。終於有一天，哥哥短信我，說母親病了很久
了，希望我有空的時候回家看看。我沒有任何耽
擱地趕回南方去，第一眼看到羸弱的母親，忍不
住哭了。一旁的哥哥很嚴厲地看了我一眼，才把
我的眼淚逼了回去。
等母親的病稍稍穩定，我又要回北方去。臨走

的前一夜，我坐在母親的床頭，問她，你想我
嗎？母親說，想，天天想，夜夜想。以前身體好
的時候，走在大街上，看到身材和我相似的女孩
子的背影就會發呆，忍不住喊我的乳名。現在，
有時候在睡夢裡看到你，我也會喊你的。
我聽到了，媽，你相信嗎，你喊我，我每次都

能聽到。真的。
母親笑笑，無力地看㠥我，她說，以後你如果

還是一個人過，老了以後會很冷清，很孤單的。
她的這句話，以前在電話裡也說過很多次。我

每每想起她的話，都會淚眼模糊，心痛不已。因
為，只有母親才會擔心我以後的日子是不是會冷
清，是不是會孤單。更讓我難過的是，也許，母

親的擔心在將來的
日子裡會一一呈
現。這是母親最不
願意看到的。
不過，同樣一串

音符，對某人也許
是天籟，對另一個
人也許就是噪音，
甚至是致命的兇
器。而我一直很難
忘記一個關於某則
聲音的故事，以及
故事裡的不倫之戀。我的大學同學芬和偉，曾經
是一對令我們羨慕的夫妻。可是有一天，內心有
強烈的不安之預感的芬悄悄打開了丈夫的密碼
箱。箱子裡別無長物，卻有一盒盒碼得整整齊齊
的錄音磁帶。充滿好奇的芬隨手抽出一盒聽了，
立即頭暈目眩，差點倒下。裡面是丈夫和另一個
女人在床上歡愛的聲音。而這個女人她也認識，
是丈夫最要好的哥們的女人。芬和偉結婚時，他
們還是伴娘和伴郎。後來，伴郎出國去了澳洲，
臨走前，把自己的女朋友托付給了自己穿開襠褲
一起長大的好哥們。
芬痛定後，沒有吱聲，一切如常地過日子。她

是想要留住自己的丈夫。她想，那個女人終究是
要走的，出國去的。她忍忍也就過去了。雖然，
自那以後，只要丈夫不在身邊，她就會失眠，丈
夫和那個女人歡愛的錄音如同鼴鼠在撕咬她的神
經。
但是，有一天，遠在澳洲的哥們打電話來，泣

不成聲地說，我萬萬沒有想到，偉會背叛我，我
們是最好的兄弟啊。原來，他的女人到了澳洲之
後，還是不能忘懷偉，她居然在郵局專門為她的
情人設立了信箱。那時，電子郵件還沒有流行。
後來，芬和偉還是離婚了。偉以最快的速度另

娶了他情人的閨蜜，因為，他的情人在澳洲已經
生兒育女，他在報復。芬說，離婚時，他啥都沒
有拿，連兒子也不要，只拿走了那一箱子的錄音
帶。沒有多久，就在他的第二個妻子為他生下一
個女兒的那年秋天，他死了。醫生說，他死於深
度抑鬱。長期的抑鬱症，足可以損壞他的心，他
的肝，他的肺，最終要了他的小命。
不知道故事裡的其他人是怎麼想的。我這個局

外人，每每想起偉，都有一種心傷不已的感覺。
我想，他到底是死於他的愛情。我不能想像，夜
深時，無人處，密室裡，他一遍又一遍傾聽他和
他情人歡愛的聲響，他是在日日飲甘露，還是在
日日喝砒霜？

你聽到了甚麼？

■隨㠥互聯網普及，網絡謠

言亦越來越發達。 網上圖片

■落雪無聲。 網上圖片


